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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辰是亚运村法庭专门审理涉老案件的法
官。去年，他在审理一起没有近亲属的失智老人
监护人申请时就遇到了困难。

案子的被申请人王某患精神分裂症，存在认
知障碍。王某母亲在世时，曾向社区求助，将王
某送去住院治疗。王某是独生女，父母去世后，
其堂姐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王某进行民事行
为能力认定，并指定自己作为其监护人。经过司
法鉴定，王某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监护人是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已无近亲属的，其他
愿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申请担任监护人，须
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
同意。司法鉴定结论出来后，法官联系了王某住
所地的居委会。居委会答复，知道这家人也了解
王某的情况，还知道王某的堂姐一直在帮忙照顾
这母女俩。但是，却不知道如何配合法院工作。

由于没有具体操作细则，法官在审理这类案
件时几乎都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甚至有的居委会
因为没有职权或相关工作指引，拒绝出具意见。

取证过程没有具体操作细则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法官在审判中不断
摸索总结。根据涉老监护的案件特点，法官研究
设计了一份调查提纲，委托居委会对被监护人的
基本家庭情况、生活照料管理、医疗救助协助以
及财产管理支配等实际情况进行家事调查，同时
指导居委会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作进
一步了解。

同时，法官还指导居委会拟定了一份监护承
诺书，让申请人签字，对监护义务作出具体、郑重
的承诺。承诺内容包括将王某视为家庭成员，享
有与其他成员的平等待遇；保证将王某的房产收

益用于她的医疗费、生活支出等，不挪作他用；同
时接受居委会的定期调查、了解情况。

根据法官的要求，王某住所地居委会通过电
话、走访等多种形式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向法
院出具了监护人同意书，还让王某的堂姐签署了
监护承诺。

居委会完成任务后，向法院出具了调查报告
以及同意王某堂姐担任监护人的书面答复，为法
院裁判提供了重要参考。法院判决指定王某的
堂姐成为监护人后，还将指定结果向王某所在社
区进行了书面通报。

让居委会参与调查监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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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规定，像王某这种情况申请
监护人的需要由居委会和民政部门同意，它的
立法初衷一定是为了加强对这一群体的保护。”
法官贾辰告诉记者，现实中，指定监护人后的
监护职责履行情况难以监管，“一旦他们的权益
受到侵害，又如何知道？”

正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法官在涉老监护案件
中引入家事调查制度及监护通报制度，以便居委
会更好履行监督职责，在出现监护人严重侵害被
监护人的情形时，及时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

并为被监护人设置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此外，
法官还通过监护承诺书及在裁判文书中申明监
护人义务等形式，警示相关人员，最大程度保护
这类老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如今，他们已将这
套流程在类案审理中基本固定了下来。

“这些没近亲属的被监护人群体，因缺乏近
亲属之间对监护人的监督和制约，相较其他被监
护人更容易出现因失管陷入危困境地的风险。”
贾辰法官建议，应该出台相应的规范文件，建立
起系统的被监护人管理机制。来源：北京晚报

引入家事调查和监护通报制

那些没有近亲属的失能、失智老人的权益该如何保护？谁来履行监
护职责？作为北京首个适老化人民法庭，朝阳区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组
建涉老案件专门审判团队，设立完善了一系列涉老工作机制，为这些老
年群体的监护提供法律保障。

人与人相处，需要边界感。彼此保持适当
的距离，关系才会和谐。

但是我母亲的边界意识确实有点过分，她
刚搬到城里来，时时处处都与我们保持着距
离，总感觉彼此的关系有些疏离，好像不是一
家人似的。

母亲说起话来总是“你们城里”“我们乡
下”，不自觉地就把自己与这个小城隔开了。
我三番五次地提醒母亲：“妈，难道我不是从
乡下出来的吗？不管在哪儿生活，咱们都是一
家人啊，你以后得说咱城里、咱乡下。”母亲
虽然口头答应着，但总也改不了。她在钱的方
面也分得清清楚楚，一块钱都要分“你的”

“我的”。
我们家实行的是分餐制，这与在老家一个

盘子里吃菜的习惯很不同。虽然母亲很快适应
了分餐制，但是每次吃饭，她都端着自己的饭
菜，躲到餐桌最角落的地方，独自一人默默地
吃饭。我耐心跟母亲解释了分餐制的好处，母
亲嘴里说着“我懂，你们不是嫌弃我”，但感
觉还是与这个家保持着距离，似乎这个环境不
属于她。

母亲的边界意识还表现在她从来都不参与
我们的生活。只要妻子一喊我的名字，她便以
最快的速度躲到别的屋里。她从来也不参与我
们的聊天，看似给我们小辈留下了充分的私人
空间，实则在无形中拉远了自己与家人之间的
距离。

“咱妈好像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样下去
可不行啊。”妻子提议，我们再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拉着母亲一起聊。多聊聊天才能加深彼
此了解，增进感情，母亲才有可能参与我们小
一辈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便主动邀请母亲一
起聊天。其实母亲性格还算外向，喜欢聊天。
这个过程中，我谈到了母亲不要把自己当外
人，更不要把自己当客人，要真正成为这个家
的一员。母亲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了，一家
人应该亲亲热热才行。”

以前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母亲总是拒绝同
往。我们现在出去玩，一定要带着她。我们一
起看风景，一起去饭店吃饭。拍了照片，母亲
也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跟我们一起欣赏。我和妻
子刻意与她制造亲近的机会，慢慢地，母亲与
我们的距离感消失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母亲终于感觉到自
己是家庭中的一员了。吃饭的时候，她还会用
公筷给孩子夹菜。有时候她给我夹菜，我笑着
说：“妈，我想起小时候，您都是把最好吃的
菜夹给我吃！”母亲笑了：“可不是嘛，你小时
候瘦得像猴子，得把你养胖点。”引得一家人
笑声连连。

我把家里的零花钱放在固定的地方，告诉
母亲买菜的时候就从里面拿。以前母亲从来不
在里面拿一块钱，如今在我的多次提醒下，她
开始拿我们的“共同财产”了。

前几天，母亲对我说：“咱家的零花钱花
得真快啊，抽屉里的钱已经不多了。”我开心
地说：“妈，你终于说‘咱家’了！我这就把钱
补上！”

来源：北京青年报

淡化母亲的“边界意识”


